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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刀光劍影的武俠青春 

受到同學期待的「作家」 

    所以，愛看書只是呂興昌眾多興趣中的一個，等到上了初中之後，他開始沉

醉圖像創作－漫畫之中、甚至開始寫作武俠小說。這樣的創作嗜好的確是出人

意料，學友後輩們大多知道呂興昌寫過現代詩，但武俠小說、漫畫？ 

  他說，初中時期和同學們相遇、一定會被問幾個問題：「還有沒有在畫漫

畫？還有沒有在看武俠？還有沒有在寫武俠？」原因是，同學們都看過呂興昌

畫的漫畫和小說，甚至會定期追蹤、催促進度。 

  小學時期的呂興昌並不喜歡看漫畫，可想而知、初中的他看的作品不是有

就好、是有選擇性的，並且自有一套說法。從這一點來看，會發現他是有相當

敏銳的觀察力的，並且從繪畫創作風格可以看出偏好的作品類型。例如受到廣

大民眾、不分老少歡迎的諸葛四郎1、哭鐵面2等漫畫角色，呂興昌就不甚喜

愛，反而是對陳海虹、林大松的寫實技法的漫畫充滿學習的衝勁，會在紙上編

繪有情節、有角色連貫式的漫畫。 

  此外，因為沉浸在古龍3、臥龍生、諸葛青雲、伴霞樓主等人的武俠作品之

中，呂興昌也受到影響開始動筆寫小說。他說寫小說不是只有靠想像力那麼簡

單而已：「我還會去看中國地圖，拿出圓規來仔細測量距離、算出比例尺，為

什麼呢？假如要寫從這個山頭移動到另一個地方需要多久，首先要算出實際的

距離到底是多少，然後再換算成行走的時間，這樣才能寫進小說裡。再來我也

買了很多武術書籍，因為寫到武打場面時要出哪一招哪一式才有實際的招術範

例可以參考。那時候也買了穴道相關的書，這樣寫到點穴的情節就可以知道各

                                                        
1 葉宏甲被認為是台灣第一代漫畫家之一，曾經和同為漫畫家的陳家鵬，王花、洪朝明、林河

世等人籌組「新高漫畫集團」。他在《漫畫大王》連載〈諸葛四郎大戰魔鬼黨〉、〈決戰妖蛇

黨〉等作品中，創造出了家喻戶曉的「諸葛四郎」這位角色。葉宏甲和妻子共同創立「宏甲出

版社」，出版過《流浪王子》、《雙木蘭》、《龍鳳英雄傳》、《太子與華童》、《華童奮鬥

記》、《第三秘使》、《神童靈犬》、《巡按遊俠》、《大獅子鎮》、《孤城英烈傳》、《古

堡青龍》、《綠野遊龍》等作品。根據新竹市文化局網站中的「人物誌」專欄中的說明，葉宏

甲致力於推動漫畫教育，對於前來拜師學藝的人們、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對台灣的漫畫發展

來說貢獻深遠。 
2 哭鐵面也是葉宏甲漫畫中的角色之一，出現在〈諸葛四郎大戰雙假面〉等作品中，相關作品

也被拍攝成電影《雙雄大鬥雙假面》。 
3 古龍，生於香港，移居台灣後在此完成大學學業，60 年代開始寫作，是一位多產且廣受讀者

喜愛的作家。作品有《多情劍客無情劍》、《三少爺的劍》、《絕代雙驕》、《流星‧蝴蝶‧

劍》、《白玉老虎》、《武林外史》、《陸小鳳傳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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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穴道的所在之處和它們各自的效果和反應。」講到這一段回憶時，老師不斷

地笑說都忘了原來有這樣的過去。這樣的寫作態度讓人驚訝，原因是，當時的

呂興昌還只是位初中生，用功程度卻堪比有能力出書的作家。他從學生時期就

知道，即使是創作，都要佐以考證的方式，讓精彩的故事有著真實地底氣。這

樣的創作「方法」其實和「學術研究」的精神相去不遠了。 

  這些如同年少時代的青春印的作品有的都還在。如果要為這些作品向出版

社投石問路，不能說完全沒有機會，畢竟他的用心、用功的程度幾近專業。不

過，呂興昌說初中畢業緊接著面臨的是升學或工作的問題，時間一過心思就不

在這上面了，當然也沒想過要把作品出版。不然的話，今天的呂興昌可能就是

一位以創作維生的漫畫家或是小說家了。 

 

報考師專 

   考量到家境並不富裕，初中畢業後呂興昌並沒有打算念高中，而是報考不用

繳交學費的、且畢業後就能有當老師的工作的師範學校。戰後義務教育的師資

培訓是由所謂的「師範專科學校」辦理，高中畢業之學生即可報考就讀。修業

期為三年制（包含一年的實習），畢後後就可以到國民學校任職；因為收入各

方面都相對穩定，在當時的確是許多年輕人謀職的選項。 

  1962 年，經由開會討論決議將三年制的師專改為五年制，也就是說，初中

畢業生就可以報考就讀。後來還增加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招收的就是初中畢

業生。 

  呂興昌準備師範專校考試的方式是買歷屆試題本，然後在家不斷的寫題目

和複習，這種土法煉鋼的方式相當經濟。那個時候他報考的屏東師專，因為

「算算台中師專、嘉義師專應該考不上，高雄也免講，大概屏東的還有機

會」。 

  只是最後，報紙的榜單上沒有出現自己的名字，成績單也一直沒有寄到家

裡來。其實，考完之後呂興昌計算過分數、應該是有機會考上的，那時候屏東

師專是一個年級分成男女兩班。  

  既然沒辦法念師專，他就在家裡幫忙農務，但是視力問題無法如願。原

來，種田這件事情有許許多多細節要顧及，一個環節沒做好、就會影響當季收

成。例如，稗.子與稻子無法分辨清楚，秧苗插種就會出現大問題；而雜草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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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稻穀成長一定不會順利。 

  這件事情對呂興昌應該造成一定的影響，雖然視力不佳，但他在各方面的

表現都不錯；老師指派他去朗讀，他就將課文背起來、連書本都不用，在校成

績也是名列前茅。關於成績，他還提到一個特別的經驗： 

 

念初中的時候成績出來我都是第二名，然後第一名都是固定那位同學。我們兩

個就像是說好的一樣，每一次都是這種情形。後來這位第一名同學考上彰化高

中、接著保送上台大物理系，我是晚了一年才考進去、變成是他的學弟。所

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名次的，可以成為第二名是很棒的事情，也不會去想說

第一名有多厲害。 

 

對書的喜愛、包括課業這方面，呂興昌的表現都是出於自主。 

 

人生第一次求職跟電台有關 

  所以，當他意識到自己無法務農後，就到彰化的一間名為「彰化書局」去

做事，這間書局也是前輩詩人林亨泰第一次讀到現代詩詩刊的地方。一開始，

他覺得自己蠻適合這份工作的，以為就要一直待在這裡了；最後，在大哥的堅

持與鼓勵下才又繼續重拾書本。 

  先回到落榜的那段日子。呂興昌第一次撰寫求職信，跟他的嗜好有著密切

的關係。現代社會中的學齡兒童已經是所謂的「數位原住民」世代，意思是出

生時就處於 3C 產品圍繞的環境。大家應該都很熟悉這樣的場景，在餐廳、帶著

小孩出遊的家庭為了要讓小孩「乖乖」吃飯，桌上就擺放 IPAD 或是智慧型手機

播放卡通等節目。而在 1960 年代，當然沒有這麼先進的科技產品，要接收新知

或是接觸娛樂性質的事物，都是要透過收音機來完成。呂興昌說： 

 

我一日到暗都在聽「la-jí-ooh」（收音機），聽一位台中的「老先4」講古，

他非常會講。他說的多是武俠小說，像是諸葛青雲的《一劍光寒十四州》、臥

                                                        
4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上的說明，老先的意思為：「對年老男子的稱呼。

《西遊記》第一五回：『老先，休怪，休怪。我這馬，實不瞞你說，不是偷的。』也作『老先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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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生等作家的作品。此外，也會聽歌仔戲，聽著聽著，我自己就很嚮往這個工

作，就是說也想去電台當「講古先」。 

有一天，我就寫信給電台，說想去應徵工作。我先買來了一本江南八俠當中的

其中一位人物的小說、成鐵吾寫的《呂四娘別傳》來讀，從頭看到尾、然後用

台語在心中默念，因為那時候電台的講古節目都是用台語說的。 

現在想起來，我那個時候膽子也是很大，讀了幾次之後覺得自己已經沒問題

了，就寫信過去中聲廣播電台，信件的大意是我很會講故事之類的，接著說希

望有可以到電台工作的機會。結果電台也真的回信了，說非常歡迎，但是目前

「講古」這個節目正在進行中、或許等到告一段落需要有新的故事銜接的時候

再邀請我去接。他們用一個成語我記得很清楚，叫做「在賢借重」，意思就是

說要借重你的意思。 

不過，他們應該沒有想到，這個寫信毛遂自薦的人竟然是個初中畢業生？ 

 

呂興昌說，這次的經驗可以算是他人生第一次的求職。 

 

被識破的離家北上計畫 

  呂興昌也曾經有去台北找工作的打算。那個時候他還特地買了一雙白色塑

膠鞋，價格上遠比皮鞋便宜。 

  北上工作這件事情有個前因；呂興昌從小個性活潑好動，在大人眼中就是

所謂的「皮」，兄弟姊妹當中、只要發生爭吵，最後被母親修理的一定是他。

所以，有的時候情緒一上來，想要離家的念頭就悄悄出現了。而且，呂興昌連

到台北接下來該怎麼做的步驟都想好了：第一天，抵達台北、就在車站過夜；

第二天，到職業介紹所找工作。雖然最後沒有成行，不然，初中畢業也才 16 歲

左右的年紀，要離家獨自到外地工作還是太小了。 

  至於沒有真正離家的理由，也是因為母親的緣故。呂興昌買的新鞋子被她

看到，就問說這雙鞋子是要做什麼的？母親平常就是十分嚴厲、嚴格的，被這

樣一問，呂興昌驚恐之餘、就把想要離家北上的事情全部說出來。結果可想而

知，母親不准自己的兒子離家。 

  聊到鞋子，呂興昌說平常穿的都是拖鞋，或是綁鞋帶的球鞋，在那個年

代、球鞋還被稱作「虎貓仔鞋」。大部分的時間，球鞋都是鞋帶綁串在一起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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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肩上，只會在有需要的時候穿起來。就當時的物價水平來看，鞋子是價格不

斐的，所以每個人都非常愛惜。 

 

成為書店職員－與陳虛谷的淵源 

  去書店工作的緣由也是頗為奇妙，竟然是和台灣文學的重要前輩作家陳虛

谷有關係。呂興昌的阿嬤和姨婆感情很好，兩人很常聚在一起，不論大大小小

的事情、都會跟彼此分享。這位姨婆，就是陳虛谷的小妹： 

 

姨婆如果要問神托佛，會來找我爸，其他事情就來找阿嬤，她們兩個是非常很

親近的。因為這樣，姨婆偶爾會來問說，哪個地方需要有人去幫忙清潔打掃，

就是說有工作要找人、會來問我阿嬤看看鄰里間有沒有人要做。後來，彰化書

局要招收兩個實習生，就來問我要不要去，我當然說好，有個地方工作也不

錯。我就和同學校的學弟一起過去了。 

 

  這位姨婆本來是呂興昌阿嬤的小妹，後來被陳家抱去養育，所以呂家算是

的她「後頭厝」、也是彼此親近的原因。這位姨婆對呂興昌的家人都很好，她

的先生詹本、彰化應社5的成員之一，職業是醫師。因為家族經濟條件不錯，姨

婆常會送東西呂興昌他們，像是嬰兒床之類的。 

  陳虛谷的父親就是陳錫奎，呂興昌說在日治時代他就是一位大地主；開墾

的方式是把一塊又一塊的石頭從土地上搬除，這樣慢慢累積出來的。陳家家族

在地方上有一棟非常知名的洋樓，他們對村民也都非常好，可以算是在政治

上、經濟上都很有勢力的人物。呂興昌有一個要以阿伯稱呼的長輩，是在洋樓

做長工、算是管理者的角色，於是，他小時候常常和村莊裡的小孩到洋樓去

玩。 

  陳錫奎過世後，姨婆有了更多機會回來找姊姊和親人們，她尤其對會讀書

的呂興昌給予很多的鼓勵。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因為個性比較「烈」的關係，

上學的時候都會做一些不太被允許的事情。例如每個人都要參加的降旗典禮，

                                                        
5 日治時期彰化地區古地典詩社，創社詩人為賴和、陳虛谷、吳蘅秋、楊雲鵬、楊木、楊石

華、陳英方、楊守愚、楊樹德等。應社前身為 1925 年創設的「流連思索俱樂部」，詩社成員

的作品主要收錄於 1970 年出版的《應社詩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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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時候有任務（掃地），就可以不用去；呂興昌利用這個空檔，就直接回

家了。第二天，同班同學開始對他指指點點，說昨天後來有臨時考試、你完蛋

了之類的話。 

  課堂考試算是大事，沒有考到內心還是會感到害怕，後來，呂興昌就決定

不去學校了。爸爸媽媽對學校、對教育這方面的事情很陌生，也不知道該怎麼

處理這件事情。後來，姨婆搭客運來到家中，對他循循善誘、也算是給了一個

台階下，呂興昌就回到學校上課了。 

  只是，書店生活並不如想像中順遂，甚至是呂興昌人生中一個很大的挫

折。那個挫折就是－身為一位書店店員，有顧客來問說哪本書有嗎、在哪裡？

結果自己無法回答，要去問另外一位資深店員。 

  大家都知道，書本陳列在架上、書背上的文字一覽無遺，視野掃過一遍大

概就知道有哪些書。但呂興昌視力不好，直接目視是無法看清楚書名的，要一

本一本拿下來翻才會曉得。後來，他就開始把書拿下來、至少把書名都記下

來，顧客來詢問的時候、才比較有辦法將書找出來。這個工作對呂興昌來說是

有壓力的，但也做了有半年之久、領了 600 元的薪水。 

  在書店工作期間，呂興昌的父親曾經帶著他一起去找里長；這位里長本身

也是美和鎮農會理事長，在地方上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拜訪的原因是為了工

作，原來鎮上的村里幹事有出缺，所以就想要找機會讓他獲得這個職缺。只

是，除了呂興昌的父親之外，還有很多人都來說項想爭取這個缺額，最後，是

由其他人取得。 

 

兄長的風範 

  說到工作，呂興昌很感念他的大哥做的一切。在國民學校就讀通常 5、6 月

就會決定要不要繼續升學，要的話就會讀升學班；結果 7、8 月的時候一位小學

老師來家裡問爸媽：「你們要不要讓興隆繼續讀書？」 

  原來，大哥在學校表現很好，老師非常疼惜這位學生，希望他能夠繼續升

學。剛好田中中學招收第一屆學生，因為是公立學校、學費不多，負擔不會太

重。那個時候有沒有經過考試呂興昌已經記不清楚，因為是初次招生，假使有

可能也是象徵性質。讀了三年、考上了彰化高工，讀的是「翻砂」專業科系－

「鑄造科」，就是學習造模鑄鐵的技術。高工畢業，他自己去台中酒廠（公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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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考試，也順利考上、成為正式職員。 

  大哥通過考試的第一件事情，就去跑到彰化書局找呂興昌，說： 

 

阿昌、阿昌，你回來，我已經考上、有工作了。你現在可以開始讀書了。 

 

大哥愛護小弟的情誼在此刻展露無遺。 

  於是，呂興昌就把所有的考高中、高職、師專的試題本（含解答）都買回

來，開始專心準備。他說自己的數學能力不好，這一科只能放棄： 

準備考試的邏輯觀念很重要，那時候我是從台北的學校的試題本開始看起，先

把答案蓋住、然後一個題目一個題目作答。不會的就不管它，最後掀開答案評

分。第二遍翻閱時，只答打叉（答錯）的部分，如果又錯、再打一個叉叉。這

樣反覆練習下叉叉越來越少，到最後把三個叉叉的題目都讀懂了，我就覺得我

可以考上了。 

  在 1960 年代，彰化高中的入學方式是獨立招生，呂興昌還清楚記得他的學

號是 1081－數字代表的意思是民國 51 年考上，在所有的考生中的號碼是 81

號。81 號的算法是、第一班有 49 人（48 人直升），接著按照分數一路排序下

來。因為是初中畢業後一年才入學，班上的同學都是比呂興昌少一歲左右的年

紀。 

 

高中生活與經典閱讀 

    靠著自學準備了半年，呂興昌考上彰化高中，和胡萬川6成為同班同學。他還

記得，胡萬川在學校課外書看得都是比較哲學的書籍，像是徐復觀7、唐君毅等

大師的著作；「我就是看春秋左傳、四書之類的中國古典書籍」。 

  他說，既然讀了高中、就是要把心思都放在學業上了，因為已經非常篤定

                                                        
6 胡萬川是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現已自教職退休。他是政治大學中文所碩

士，曾任靜宜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法國巴黎第七大學講學一年，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等。其研究專長為中國古典小說、神話、傳說與臺灣民間文學。開設有「民間文學理論重要論

題」、「民間敘事學研究」等課程。撰有《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民間文學的理論

與實際》等書，編有《臺中縣民間文學集》、《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等書。 
7 徐復觀，原名秉常為復觀，是新儒家學派的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徐復觀在中國時期投身於抗

日戰爭，來台後曾任教於私立東海大學等校。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

史》、《公孫龍子講疏》、《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中國思想史論集》、《周官

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國經學史基礎》、《石濤研究》、《中國藝術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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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要繼續考大學了。所以，初中愛看的武俠小說、漫畫，都只能先擱在一旁

了。原本對英文這個科目感到排斥的呂興昌，開始透過各種方式加強語文能

力；例如，暑假的時候靠著閱讀中英對照版本的《雙城記》、《老人與海》這

些世界經典著作背誦了許多英文單字。也因為如此，呂興昌後來比較少找外公

學功夫了；他很清楚未來的路在哪裡，既然要做、就得要全心全意地付出。 

  談到高中生活，有幾件事情讓呂興昌印象深刻。有一位老師，他的教學方

式是照本宣科、看著課本的註釋一字不漏的念誦，同學們難以忍受這樣毫無知

識性、沒有任何實質收穫的課程，於是連署簽名向校長反映此事、並且建議更

換教師。結果，呂興昌卻被這位國文老師盯上，處處被找麻煩。 

  不過，也有為同學們帶來思想啟蒙的老師；呂興昌說有一位羅老師對他影

響很大，他在上課的時候時常批判學風保守的師大，直說要念大學就要念台

大，然後去選修屈萬里、王叔岷的課。這也真的影響了呂興昌，他在選填志願

時就不把師大納入考慮。還有一位從日本留學回國的老師，在上課時會用台語

念讀韓愈的《師說》，讓每個人都聽得興高采烈。 

  高中時期呂興昌和家人曾經為了父親的稱呼召開過家庭會議。父親從小就

受到眾人的疼愛，包括姨婆： 

 

我阿公是從《論語》這部經典來為我爸取名的，名號是從「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段話來的。意

思是說，春天的衣服都做好了，一群洗好澡的人們回家的路上愉快的歌唱。

「舞雩」有祈雨的意涵。這個很像就是孔子帶著弟子出去郊遊。 

 

呂興昌說他爸的名字就是「浴沂」，這個名字在日治時代其實是很普遍的。也

就是說，不管是找「算命仙」、或是爸爸媽媽自己取的，都是知道這兩個字的

意義。那個時候，不論是小孩或是大人，生活中要找呂興昌的爸爸都是叫他

「阿沂」。 

  其實，這是早期台灣社會的一個不成文的做法、風俗，相傳這樣的話，小

孩子會比較好養育、大人比較不會折壽。因為如果按照輩分稱呼，就表示那個

人年紀大上許多，離老死這個階段更接近。不過，以現代眼光來看，這當然是

一種迷信。在那次家庭會議中討論的，就是應不應該換個方式稱呼父親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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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 年 12 月 22 日 

地點－台南市中西區窄巷咖啡館 

參與人員－呂興昌、黃士豪、蔡明原、翁柏川、陳玫靜、朱英韶、趙立夏 

1. 網路上的相會－台灣迷與台語迷 

呂：我最早以前參加過士豪的講座，我才在現場第一次摸到蟲膠的實物，

一開始其實很害怕。認識他是從網路開始的，反而不是那種面對面的接

觸。他有一個南台灣留聲機協會網站，主要是兩個人在分享蟲膠唱片。因

為我開始開設日治時代的台灣歌謠課程，看到他分享很多相關的資料和照

片，我就去回應。我也會寫下聽完歌曲之後記錄下的歌詞，雖然有互動，

但並不清楚彼此的身分。因為留言要有一個暱稱，我看到有個稱謂是做台

灣迷，我覺得不錯，就自己取一個名字叫台語迷。到後來才知道，台灣迷

原來是黃士豪的暱稱。 

黃：我很喜歡收台灣的老物件，家具之類的東西如果超過一百天就可以稱

做古董。那時候還不認識呂老師，但是看他的留言，就能知道這個人的功

力。因為歌曲中會有我們聽不出來的詞，不過這個「台語迷」都聽得出

來。還有一些對句，怎麼樣都難以確定，主要是因為文字文學功力不夠。

不過，老師都有辦法推敲出正確語句，這樣的理解能力讓我們很佩服。 

呂：那時候黑膠唱片很多沒有歌單，都只有聲音而已。林泰威有寫歌詞，

但就很多問號，所以我開始把聽得懂的寫在留言。我會先用軟體把聲音檔

案抓下來，再反覆的聽、比對字詞。早年要從網站上自行下載檔案並不如

現在方便，現在也忘了是他們教的還是自己摸索到的，我的作法就是把網

站改作 html 形式的原始編碼，然後找到需要的、相同的編碼序列，往前點

選至 http 後複製起來、貼到另一個網站上，就可以了。 

2. 聲音資料的無私分享是台語歌謠領域進步的能量 

黃：因為老師沒說需要音檔，不然就直接寄給老師。談到這個檔案的分

享，以收集聲音的年資來說，我們那時候算是菜鳥，老鳥就比較不會做這

樣的事情。 

呂：簡單說，他們很慷慨。雖然你跟其他人拜託他們也是會分享。不過士

豪他們更慷慨，直接放在網站上給大家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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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如果放上去有些人發表見解，很多人願意提供見解、專業交流，那就

會對這首歌有進一步的了解，買這張曲盤才更有意義。 

呂：最常分享資料給我的就是黃士豪、林泰威、林良哲，我雖然常常在跟

人家要東西，但我一定要用在刀口上，不會隨便就跟人家開口，因為那都

是人家花了很大的心力跟財力去搜集的東西。這個東西有點像公益性，學

生開始要寫報告了，問說老師你有這首歌嗎？我沒有的話，就去拜託有的

人。學生把歌單開出來，我有的部分就先分享給大家，讓他們邊聽歌邊看

歌詞，才能抓到文學的東西。 

黃：老師要去討資料可能會遇到一些比較不容易答應的收藏家，我那時候

用比較鴨霸的方式，直接說我要。反而別人不太會拒絕，我就是曲盤界的

牽交仔，有人如果要什麼資料我幫你去問，大家換來換去，等於是一種學

習。 

呂：我那時候一個觀念，有一次那些收藏家說要在台南舉辦一年一次的分

享會，我看到訊息就去報名了，因為這個不是很常舉辦的活動。 

蔡：請問這個活動大概是哪時候舉辦的？ 

黃：我查到得資料大概十多年前 

呂：時間應該是 2005 年左右吧，就是我退休之後。 

黃：老師退休之後有找我去課堂上演講，內容就是跟黑膠唱片有關。 

呂：我先去聽他講之後，再請他去課堂上講。那時候我記得你還帶了一台

黑膠唱片機。 

黃：對，那時候還是菜鳥。一開始笨笨的、都會覺得這個東西很寶貴，但

玩的時間越來越長、到最後就覺得曲盤還是比較重要。我自己是很早就喜

歡收藏老東西，家具啦、菜櫥之類的，有看到喜歡的就會買下來。至於為

什麼要收藏唱片，其實是被李坤城激到。我以前住大稻埕，家裡做的算是

八大行業的生意，隔壁巷子住的就是廣播名人吳樂天，再往下走、住的是

知名音樂人、作詞人李臨秋。我們住的房子是向知名攝影師李火增買的，

後門打開就是純純的咖啡館。 

呂：你那時候幾歲？ 

黃：國小一年，我們就住在天水路那邊。我們那邊都說台語，阿公阿嬤都

跟我講台語，家裡的人也是。他們也都聽台語歌，家裡還有那卡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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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生活在這樣的環境很自然就會對台語老歌產生興趣。後來，我就想要去

曲盤，聽人家說就聽說李坤城收藏很豐富，就去找他。結果被他「虧」，

說哪張唱片全台灣都找不到，可能他讓人感覺很自傲吧，我就有被刺激到

的感覺。 

我是跟徐登方8一樣，錢拿出去，一定要拿到東西的人。我就跟中古商說有

這樣的東西我都全收，別人收一百我就收五百，才過三天就收到了《雨夜

花》。就是要這樣才追得到。 

蔡：請問您那時候收藏唱片有甚麼標準嗎？或是特別偏好哪些歌手、詞人

或是出版商的唱片？ 

黃：沒有，我是去收藏仔的家中，房間的地板上全部都是唱片，他叫我

選，我沒在選的。我那時候有幾千張，但還不懂這些東西的奧妙、也還沒

有具備相關的知識。我主要都是請教林太崴，還跟他說這些東西先寄放你

家。 

如果有選的話，我那時候傻傻的都選流行歌，現在在給我一次機會，我會

什麼都要，因為現在要找到唱片已經很難了。 

呂：剛剛講一個重點，士豪他原來是從硬體出發，留聲機也好、喇叭花也

好，加上唱片本身，這些都是實體的東西。最近他慢慢地 從留聲機協會退

下來，換潘啟明博士在負責。他現在有成立一個絕代雙驕的粉專分享相關

資訊，還有一個曲盤聽講文化，做的開始比較是將這方面的資訊、知識發

散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他有一次叫我去看他收集的東西，都是歌單，有四、五百張之多；看起來

五花十色，主要是日本時代的東西。我看到這個的時候，就說這個絕對是

無價珍寶，我就想說現在做研究的時候如果看到有相關的資訊也會幫他查

一下。然後我研究需要什麼，他有的話馬上分享給我，那個東西講起來是

說就像是我們一開始在做台灣文學的時候文學資料的搜集，這個歌單就是

屬於史料的一種。因為如果沒歌單可以對，有些歌唱出來會比較不知道那

個字甚麼，如果大家都聽不出來的話。有一次，有一個機會我跟劉福助見

面，我就跟他說你那首歌卜卦調，其中有一個詞聽不出來，放給很多人聽

                                                        
8 知名蟲膠唱片收藏家，也是一位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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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樣。因為劉福助唱的跟歌本上的詞對不起來，我才會這樣問他。有

的歌單寫的「解厄」，但唱出來的不是這個詞；後來我就不同版本的唱

片、一首一首聽過，結果就把這個謎團解開了，我也很高興。 

黃：這就跟我們聽日本時代是一樣的，只要可以解開（歌單）就更是一種

成就。 

呂：如果對到歌單就很開心，那時候在這個領域中只有我一個是做文學背

景的， 利用聲音檔案來建立歌單資料庫。 

黃：這也是學習，每個人的專業領域都不一樣，像歌單這些東西放我這就

是像是雜草一樣。 

呂：他們就是我的後勤、支援一樣，如果遇到就會跟他們開口問說有沒有

哪些東西，慢慢地我也搜集了很多。 

黃：最一開始是文學館要辦展覽，他們的研究員去我家原本要借四張曲

盤，想要要借比較有名的，像是《悲戀的酒杯》、《雨夜花》、《 望春

風》等。我就問說要辦什麼展覽，他們就說是台語文學相關的，我就說怎

麼不找好一點的？他們就問我有那些比較好的，我就給他《點燈紅》。 

呂：我最近又聽到點燈紅的完整旋律，是戰後的版本。 

黃：《點燈紅》我有三個版本。 

呂：就像我最近找到街頭的流浪這首歌。 

黃：那時候就不知道，台文館的人說要問台語唱片，後來就改用點燈紅作

主題，這是台灣最早用台語發音的聲音，很具有代表性。其實這個調現在

還有人在唱，就是那個車鼓調，不過詞可能不一樣。 

呂：許石都會用車鼓調。 

黃：他都會用 

呂：他就是用車鼓調，聽出來明明就是點燈紅。 

黃：我那時候聽到一首歌，覺得這個旋律很耳熟，聽到最後發現是安平追

想曲。 

呂：你講日本時代？ 

黃：就是說許石先生的安平追想曲有借一些旋律。 

呂：最近我整個都聽一遍，最後那個旋律有三條都是這樣，但後面就會出

現不同，就可以比對出許石真的很愛用某種特定的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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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的確是有那個影子在裡面，我有時候聽這首歌就覺得間奏是在哪聽

過。 

呂：如果聽到沒有紀錄就會忘記，我遇到問題的時候跟他談、跟這些年輕

人在一起就很高興；那時候在成大開歌謠的課最重要的就是資料來源。我

的意思是講那時候做那些 PPT，只要引用的圖片、音檔或是各式各樣的資

訊，有來源的都會把網址一併貼在簡報上。只要點進去就可以連結過去，

因為怎麼說，這不是自己的東西，依照做研究的精神來說，每一筆資訊都

要有根據，所以我都很小心、雖然有時會忘記。 

3. 老東西用新方法向社會發聲 

黃：曲盤這種文化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東西，也是一種歷史，但對現

在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只有兩個想法，第一是要拍照，因為很有懷舊氛圍。

再來是覺得這個東西很俗，因為完全不流行。所以說，你放純純的唱片可

能覺得很俗，但如果你叫周杰倫唱純純的歌他們就覺得帥。為了讓這個文

化傳下去讓年輕人可以接受，是要用些手段。我就找一些想法相近的歌

手，一起討論如何把這些台語文化跟台語歌推廣出去。比如說我們可以用

聽的，用我的曲盤和機器讓原音重現。然後，歌手再用現代的旋律去重現

這些經典歌曲，讓年輕人可以接受。我覺得一首歌應該要可以跟上時代，

符合年輕人的氣口、讓他們願意聽是最重要的。要讓大家覺得日本時代的

音樂就是很高尚，不要有覺得這是老古板的聲音的想法。因為那時候明明

就是流行歌，但來到現代卻被年輕人定位成古老時代，抱持著這種看法其

實就會變得很侷限。我認為從我們開始做起，比如說請現代歌手來翻唱，

就像陶喆唱過的〈望春風〉一樣。這首〈望春風〉重新編曲後年輕人也覺

得很好聽、很喜歡，就是用這種方式 讓大家重新去注意。曲盤、台語歌謠

這種東西不該是放在箱子裡面，也不能只有放在網路上，要讓他們可以觸

碰得到，如果說在現實中可以「刺」到他們的心，我覺得就成功了。 

呂：我覺得士豪改變很多，思路、口條都變得非常好，對於他現在在做的

事情的想法、規劃或者說未來的發展，都說得很清楚、完整。就是說他體

重下降，但心智卻越來越膨脹。 

黃：其實是因為找到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那時就是跟老師接觸、來家裡 

聊天，會覺得老師在學術界是一個大前輩，跟我們這些後輩聊天彼此的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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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那種隔閡或距離，老師心胸和格局都是我們要學習的。我們也希望我

有一天變老，也可以用老師的這種態度來面對晚輩。 

呂：我也不是真的很謙虛，是因為他們是真的專家，我來跟他們請教。所

以他說我是前輩，我其實是真的不知道可以教他甚麼。我覺得人的生命歷

程的應對，不管遇到甚麼樣的情形、不要過度謙虛，過度的話會變得假假

的。有些事情實際上就真的不知道，才會開口問，那不是謙虛、而是真的

想要了解。 

黃：就是那個「鬥陣」的感覺，你會覺得很真、不是很假；我遇到很多

人、他不是真的喜歡曲盤這個東西，是為了取得這個資源要做其他對他有

利的用途。 

4. 蒐集檔案費盡心思，還因此被學校警告 

呂：我也有跟台史博的黃裕元說，我所有資料都要給他，還會跟他說這些

聲音資料怎麼來，是我從 1991 年開始收集的。那時候我還在清大，看到一

個教人家五分鐘做網站的文章，跟著一步一步操作，還真的就成功了。我

就開始建造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那時就想說以後就是要開台語歌謠的

課，我沒那些東西要要怎麼教呢？像是那個台大外文系的江文瑜，教語言

學的，她也會寫詩，她搜集大概一千多首歌。她說台灣的歌曲充滿了悲

情，然後就用社會學的角度切入研究。所以，這個是我上課第一個要打斷

的觀念，那時候就是蒐集到你們的資料中有〈 無醉不歸〉這首歌，內容有

夠快樂。所以我有段時間盡量搜集，而且一定要是原始聲音的檔案，只有

文字的話是不夠的。早年的時候我還會一些程式是抓檔案，可是現在來看

的話那個其實都是非法的。那個程式是可以讓你到別人的電腦去抓檔案，

我去看的話就是全部都下載，「雞仔鳥仔豬抓到沒半隻」。我還曾經花美

金三十元去買程式，用了很多不一樣的工具。後來，我收到了亞洲唱片的

東西、都是 wav 檔案，我就一併處理。我就去找 wav direct cut 來分割這些

檔案，比較麻煩的是要一首歌一首歌切開這樣。這要花費很多時間，那時

候我剛回成大任教，為了抓這個弄到都很晚才回家。那時候抓到學校舉報

我，說研究室的網路流量異常。因為我那時抓的 wav 檔案都很大，後來變

成不要一次抓、改成每天抓一點抓一點這樣。後來有個 foxy 也是可以抓檔

案，但我不敢用、因為它會中毒。勝利電台的音樂就是我借回來一張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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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到電腦，做許石之前每天都是在處理勝利電台的東西。許石的計畫案

我後來因為家裡有事情只好放棄，但我就是陪伴在黃裕元他們的身邊、當

顧問的意思。台南市政府要召開相關會議，我就跟黃裕元說這個會議你一

定要出席。雖然我沒有站在第一線，但我都是跟他們在一起。即使是這

樣，我覺得都是因為我做的快樂，沒名沒份都好，根本不會認為這樣是一

種損失。就像是我做研究不會執著於一定要寫一本專書才有成就感，重點

是過程中得到的那種喜悅。像你們現在給我訪問的時候，你們有個計畫 我

配合你們都沒問題，至於我本身怎樣、有沒有增加我的光榮都是其次，大

家聚在一起做事很快樂，這樣就夠了。最後許石那些東西都完成的時候我

也是很開心，黃裕元、朱英韶他們在寫的時候也有使命感，大家想法都很

相似所以不會去計較什麼。 

黃：把東西做出來是最重要的，可能很多公司跟計畫都會找我們參與，我

也是跟他們說明我們的想法跟理念，他們後來怎麼做我都會保持尊重。

呂：主要是他們寫得很輕鬆，黃裕元他們比較放得開，你看陳明章劉國偉

接到書看到就很高興，目的就達到了。重點在這裡，台南這個許石音樂中

心會變成台灣歌謠這個領域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雖然是從這位前輩音樂

人開始，相關文物放在台史博、負責推廣的是許石音樂圖書館。 

黃：我相信台南市政府有心、有能力去做這些的，蟲膠黑膠這些東西有黃

裕元和大師級的人物都在台南，如果這樣都無法帶頭，不知道還有誰可

以？ 

呂：我是最懶惰 最無法帶頭的，但我覺得一起做事是最開心的。 

5. 讓年輕時候的聲音在長輩耳間重現 

黃：我覺得我後來的想法就是享受這個過程，分享資源給同好、更對這個

領域有興趣的人。因為前陣子我是有點顧此失彼，找不到接下來的方向，

但也會覺得不要想那些事情，因為同個領域中有許許多多的想法和做法。

今年可能剛好能量有累積到一定程度，我就開始想執行計畫，以後就是把

台灣歌謠帶入安養院、養老院的活動會每個月都進行。不是只有某幾間，

我是想說其他安養院有需要，他只要跟我講，我就排時間去。我那天有跟

陳景昭講，他也願意加入。  

呂：陳景昭歌聲很好、充滿磁性，他太太也是一位很棒的歌手。他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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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牧歌工作室，他們實際上也希望透過這些，有時候可以生財，但投入公

益這個東西，也是很熱心。 

黃：在司法博物館，他也有用音樂去輔導一些走上歧路的少年拉回正軌。

他為了這些小孩用自己的力量想要改變他們，就是有這樣的心意，所以我

們算是一拍即合。安養院的活動一定要一直走下去，到我們沒辦法講為

止。因為我那天去，裡面一個阿嬤九十歲了，她聽到黑膠唱片播放出來的

歌聲眼淚就止不住了，因為想到小時候一些事情、想到就會不甘，音樂讓

人可以很自然地流露出真性情。 

呂：她九十歲就聽到會感動的歌就可以從年紀去推算，如果是像我這個年

紀的人可能會對陳芬蘭很熟悉。陳芬蘭減我幾歲，她生日是 1950.01.15，

這我是按他的母校去找資料的，大家說法都不同，想說看學籍資料最清

楚，我就打給校長，校長就去找教務主任，教務主任馬上就說我找給你。

黃：我那天那個阿嬤手抓著我不放，我也答應她們只要可以就會再過來。

以前也會有人來這裡彈鋼琴，但這些長輩們對這個都沒反應，也不太會有

笑容。但只要唱盤的聲音一放出來，整場的氣氛就不一樣了。彈琴對他們

來說是一個旋律，但是叫純純出來唱歌、她們聽到的是年輕時的聲音，那

個阿嬤一聽就說小時候就有這個聲音；也有阿公一看到就說 record、小時

候也有聽過，說他以前都黏著阿嬤、沒阿嬤就哭，只好放唱盤給他聽、在

趕快去煮飯。他一聽到就想到很多小時候的事情，回憶一時間全部湧上

來，眼淚就跟著流下來。去另外一個安養院也是，那次的經驗讓我心中有

很酸楚的感覺。我放了心酸酸這張唱片後，一個護士把一位坐在輪椅的阿

嬤推了過來，一來就哭了，說已經有七十年沒聽到原聲了。她說以前都是

和老公一起在唱這首歌，但是他已經過世好幾十年了；兩三個月後我再

去，阿嬤也不在了。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我一直把這些事情放在

心中，因為這些感動會是那種讓人充滿能量努力的去推這些文化。 

呂：真好真好。 

黃：我覺得跟長輩聊天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有時候跟他們可能不認識、

他不知道你要幹嘛，但是音樂這個東西就像是鑰匙，很自然地就會打開彼

此心中的大門。 

呂：談到研究這方面，比如說做李臨秋的就只有某位學者做的最完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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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些歌單都找不到。但是，有了你提供的歌單他才有辦法繼續做研究。

也就是台灣歌謠的研究要能往前推進、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投入的，所以我

說士豪對台灣研究的少年輩有很大的貢獻。 

黃：就像我說的，如果是為了興趣，就不會把東西藏得緊緊的，我不會這

樣想的。 

呂：對研究生來說，士豪就是一個推動他們前進的力量。對安養院的長輩

們來說，他們這輩子最後的階段，心靈可以年輕一次、再回味一次，世界

上沒有甚麼比這個更值得的事情了。我想到的是我以前做楊熾昌的調查研

究，也是過沒多久這位前輩作家就過世了。我去做採訪跟紀錄對他來說已

經進入到人生的黃昏階段，所以說這可能也是一個圓滿的紀錄，對他個人

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收煞。但對台灣文學研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出發，有

了新的資料、就可以再繼續推進了。 

6. 攜手讓台灣歌謠廣為流傳 

黃：有一位九十幾歲的鶯鶯阿嬤，早年是歌手，突然寄一大堆資料給過

來、希望我幫忙找一張曲盤。我找三年，總算找到了，作詞人是吳生，就

馬上拿去送她。她把後輩都找過來、說這真的我做的，我就說這張就留在

妳家當作紀念。她就說這輩子已經沒什麼願望、覺得這樣圓滿了，兩三年

後這位阿嬤也過世了。鶯鶯阿嬤有唱過「日日春」，跟我說她早年去錄音

室有遇到姚讚福、也看過秀鑾，我就問說誰最「嗆」？她說純純、愛愛跟

秀鑾最嗆。她也有講到那時候的台灣在打仗，所以要排燈火都在騎樓、然

後靠那個月光拉「弦仔」、拉小提琴，然後她們在一旁唱歌。 

呂：她說唱歌的地方在哪裡？ 

黃：她那時候在第一劇場、延平北路那邊，我就說妳唱過日日春應該跟朋

友說啊，但她不敢，因為唱台灣歌會被笑、但唱西洋歌曲就不會。所以我

問她怎麼出道的？原來哥哥是拉小提琴的，後來就被唱片公司找去唱歌

了，後來要找她去日本、但沒有答應。我也問她、「鶯鶯」這個名字誰取

的，她說就是黃鶯出谷的意思。 

呂：你去找這些歌手們的訪談過程打成逐字稿，就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黃：因為我收到鶯鶯阿嬤寄來資料時就去問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可不可以

派攝影師陪同紀錄？現在出版歌謠這方面主要是市政府的新營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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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對，就是他們在處理的，他們抓到這個眉角之後，就開始推出很多計

畫，要叫我去審查。像是「歌謠交響許石音樂 70 年」開幕，找來謝銘佑演

唱，算是一個圓滿的結束。許石的這場開幕演唱人好滿，我要去個洗手間

都很難。 

黃：其實很多人很喜歡台灣歌謠，只是沒地方可以去享受這些東西。我覺

得小孩從小就可以聽這些歌謠，我自己就是這樣，小時候都聽那卡西。

呂：我突然想到，〈望春風〉這首歌只有純純那個版本「 孤夜無伴守

chiu2 燈下」是唱對的，愛愛那時候唱「siu2」是錯的，但是到了戰後翻唱

的人也有幾個是唱對了，我覺得這也很趣。 

黃：陳景昭跟他老婆也都唱對。 

呂：高義泰跟我說，你上次在台北說跟林秀柱要唱那個安平追想曲，有一

句歌詞「相思寄著海邊風」，這個「著」要唱「咧」，你說的時候我覺得

很有道理。我也跟洪一峰說過「染」五彩的「染」唱成 liang2 是傳染的意

思，應該是 ni2。結果話還沒說完，他就說我知道你想說「ni2」五彩，但

是這樣唱不好唱也不好聽。我也跟文夏聊過他唱歌發音的問題，他就沒那

麼客氣。我說「黃昏的故鄉，叫著我、叫著我」這樣不對，應該是「咧叫

我、咧叫我」，他說這我知道，但是這樣唱哪能聽？意思是說，他是故意

這樣唱的。所以洪一峰跟文夏個性不同，洪一峰是謙虛到驚死人的客氣，

文夏他在那個時代畢竟熱門，就比較自我一些。 


